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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们从江津通泰门码头坐船过江，爬上河坎，沿

一条泥石公路行走大约5里，就到了双龙场。场上是一条由
低向高、凹凸不平的石板小街，长四五百米；小街两边是陈旧
的石木斗拱房子。房子有檐，能遮阳避雨，赶场卖东西的人，
就在小街两边摆地摊。摆在地摊上的，无非就是斗笠、蓑衣、
撮箕、扫把、锄头、镰刀、南瓜、豇豆之类的物品。此场虽不
大，但人来人往，还算热闹。

长大后，我读了《江津县志》《江津乡土志》《江津的姓氏
与战争》才知道，双龙场是个很古老的场镇，据说已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因地处交通要道而兴。旧时，古人用双脚丈量出
江津北上京城的距离，约为5700里。据说，双龙场就是渝州

“茶马古道”的起点。
双龙场地处长江北岸，背靠华盖槽，历来为江津拱卫重

庆的兵家必争之地。据传，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攻打江津，
因没有派出精兵控制此处，最后只好铩羽绕道而去。民国初
年军阀混战，双龙场一带是川黔两军争夺的要地。抗战时，
江津长江北岸的防御工事，就位于德感至双龙一带，同时它
还是转运军需物资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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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为何既叫“两路口”，又称“双龙场”呢？

“两路口”者，是当地人对它的俗称。简单地讲，此地是
江津到重庆、江津到璧山这两条道的交叉路口，“两路口”这

名字，叫起来既简单又顺口。而“双龙场”的称谓，则是
根据地形地貌而来，其中还有个传奇故事。

原来，从茶马古道前往圣泉寺，要途
经一个叫“赖何乔”的地

方。赖何乔其实
是一个小山堡，
山的两边不能遥

相对望。因其与阴曹“奈何桥”谐音，加之此处还有两座石窟
汉墓，当地人觉得实在有些不吉利，于是在桥边供奉一尊“石
敢当”巨石，以镇邪气。同时，在场口下街花房子处，也有一
尊形似龙头的巨石，与“石敢当”遥相呼应，故名“双龙场”。
古时，大道就从这两尊巨石间穿过。1982年地名普查，因重
庆的“两路口”太多，官方最终定名为“双龙场”。

双龙场是个古老乡场。《江津乡土志》载：明洪武四年
（1371年），双龙场就赫然名列其中，属移风乡江北里（今双
龙老街）。清朝初年，双龙场为杜里二都辖地。清宣统二年
（1910 年）改为二守镇，为二守镇团务办事处驻地，下辖德
感、中兴、双龙、双河、福寿、滴水、临峰场，鼎盛而繁华。

1952年6月，人民政府设二区公所，驻地便是双龙场。
1953年4月，双龙场划归一区管辖。1956年设德感区公所
后，双龙乡（圣泉乡）归属德感。1993年12月，撤销圣泉乡，
设立圣泉村。2014年，圣泉社区划归几江街道。2017年
增设圣泉街道，下辖圣泉、中渡等8个村社区。为更好地保
护和发展双龙老街，2019年设置双龙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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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古老的乡场，有些什么地域特色呢？
首先是“五馆三中心”的“龙门客栈”——横街院子。旧

时，从古大桥经茶马古道，就来到横街院子，这里汇聚了客
栈、庙宇、私塾、医馆、油坊、茶馆、酒肆等。而今，横街院子虽
已不存，但仍保留了一段约4米宽、200米长的石板步道。几
棵百年以上黄葛树依然繁茂苍郁，树下的古井清泉汩汩，相
传此处便是圣泉寺“龙吐水”的源头。从前，商贾贩夫路过此
地，或到此进行物品交易，就在“龙门客栈”歇息。今天，老人
们围坐于石凳之上，卷上一杆叶子烟，在树荫下谈古论今。

其次，这里是远近闻名的茶叶集散、转运之地，四面八
方的茶商茶农都在这里汇集。有繁荣的茶叶贸易中转，就
有无数鉴赏茶叶的茶商茶客，因此古时这里茶文化盛行。
外地商家游客、贩夫走卒，本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乃至赶
场的樵夫农人，都喜欢到茶馆品茗喝茶。一碗清茶、一碟瓜
子，就在茶馆里摆起“龙门阵”。甚至，邻里间扯皮、族群里
角逆（吵嘴、打架），也来茶馆理论公断。茶馆是人群聚集之
地，自然也就成了民间说书人的书场、卖艺者表演的舞台。

三是，此处白酒蜚声巴蜀。酒客中有俗语曰：“蜀中清酒
看江津，江津清酒看圣泉。”圣泉寺那泓万古不息的“龙吐
水”，其源头就在双龙。此水甘洌清纯、风味独特。好水自然
酿好酒。明清时期，此处就有多家酿酒作坊，其生产的白酒，
除了畅销本邑，还远销蜀中，甚至四川凉山、阿坝和云南等
地。自古迄今，双龙都保留着“逢四、七、十”赶场的习俗。来
此赶场的商家游人也好，村夫农人也罢，除了在场上交换物
品，最后都还要去小馆里喝上一个冷单碗、嚼上几块猪头肉。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今的双龙场，早已物是人非、今非
昔比了。但，漫步在古老的石板街上，仍可依稀窥见此地昔
日的繁华，嗅到“万丈红尘一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的气
息，觅到家乡的乡音乡情和乡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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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的老街
□张祥华

九龙坡区铜罐驿古镇，周边坡地连绵，一条铁
道横在眼前。我有点疑惑：“闻名已久的老街，就
坐落在小山包之下？”

然而，它的确就蛰伏在山包背后。过铁道下梯
坎，就是街口。路面宽阔，空寂清冷，除了我们一群
文友，没有其他游客。大家顺着石板铺成的街道徜
徉，杂乱的足音和高低的嗓门惊醒了一条伏在门边
睡觉的大黄狗，它抬起头，两耳动了动，盯视路人，一
副警觉的样儿。昏暗的门洞里，有位老者探出脑袋
看了一眼，邀请我们进屋喝喝茶。我有些感动。

有一家小饭馆正在经营，店内摆放紧凑，门前
一小铁锅豆花置于火炉上温着。一溜空方桌三
张，均围着几条老板凳，霸道地立在路中，过路人
不吃饭只能绕开走。此时已过正午，系着围腰的
老板两口子，正在吃饭。桌上一碟花生、一碗回锅
肉、一盘炒小菜，老板面前一瓶啤酒，一只腿曲着
踩在长凳上，玩着手机，喝得悠然自得。

继续往前走，这条S字形的老街不足300米，
两边的墙上无招牌也无店名，几乎全部关着门。
好几处斑驳的墙头上，依稀保留着20世纪的标语
口号，模糊而残缺，很难读全了。

与所有川渝老街一样，此街并无特别之处。
区别在于它的质朴、实在、鲜活、不张扬，普普通
通、平平淡淡；没有深宅大院，不见斗拱飞檐，清一
色的寻常人家，多半关门落锁。为何如此落寞？
原来，早些年成渝铁路的通车，随着公路的兴旺、
水路的衰落，铜罐驿的住户逐渐移去了冬笋坝新
镇。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年轻人都渐渐搬了出
去。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眷恋生活了大半辈
子的老屋，才厮守着不想离去。

挂牌保护的昔日供销社，是20世纪60年代的砖
瓦建筑，一楼一底。陈旧的双扇木门前，坐着一位头
发花白的古稀老人，守着不起眼的小店，卖些香烟、饮
品、小零食之类的物品。没人光顾，他佝着腰削着刚
从地里挖回的红苕。见我们走近，他抬头微笑着说：

“拍照吗？你拍吧，有不少人都来这里拍照的。”他言
语自然而温和，没有做作之感，一如我身处的老街。

我们驻足观望，留影拍照。曾在镇上生活和
工作过的杨老师对两旁的店铺如数家珍：“这儿成
空地了，原先是供销社食堂。唉，农资站也关门了
……”我们来到去江边的石梯坎前，他又开始惋惜：

“以前江边最热闹的茶馆垮了，彻底垮了。”过去，这
里人声鼎沸。如今，断瓦颓垣，凋敝寥落。自然坠
落的碎瓦散乱着，苔痕斑斑，野草疯长。紧邻相依
的一面竹木结构的泥巴墙，经风吹雨打，蚁噬虫啄，
暴露出泥巴大片掉落的篾竹片，给人一种苍凉感。

回望整条小巷，老建筑多半已成风中之烛。
在一排街边瓦屋前，杨老师停下脚步，深情地说：

“中间那屋，我居住过二十多年呢。”我眼睛从脱漆
的木门缝瞄进去，里边数米见长，灰暗空荡，无任
何家什；翘首屋檐，黑瓦爬着青苔挂着草屑。蓦然
地，我联想到“瓦是家的符号，家是情的寄托”。离
开了老家，不见了瓦，乡愁自然而然从心头泛起，
不用问，这儿很多趣闻乐事，早已存留于他抺不去
的记忆中。故乡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老屋即使
破烂老朽，但仍熟稔亲切。

一路逛完，铜罐驿老街目前常住人家仅十余
户。我想，这个历史悠久、有漫长生活、有无尽故
事的地方，是一条适合写进小说，也适合被人打开
来阅读的老街。 (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

江津也有个“两路口”
渝州茶马古道从这里起步

□舒德骑

对于渝州茶马古道起点——江津双龙
场，我并不陌生。

20世纪 60年代初，我只有十来岁，
每逢星期天，就跟着母亲到附近乡间赶场。父亲是
个铁匠，他打的锄头、镰刀、火钩、火钳之类的家什
要卖出，以维持家人生计。赶场卖东西，就成了母
亲的事。我当时人虽幼小，但为减轻母亲的负担，
也肩扛几件铁器，跟她一起去赶场。江津双龙场就
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但那时，这地方不叫双龙
场，当地人称它“两路口”。

铜罐驿古镇

双龙场老街

双龙场上的古阶梯


